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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觉世名言连城璧》申集

觉世稗官编次 睡乡祭酒批评

寡妇设计赘新郎 众美齐心夺才子

词云：

潘安貌，无才也使佳人好。佳人好，若逢才女，

还须同调。 才多加上容颜俏，风流又值人年少。

人年少，不愁天上，花星不照。

右调《忆秦娥》

这首词，乃说世间做风流子弟的，“才貌”二字，缺一不可。

有貌无才，要老实又老实不得；有才无貌，要风流也风流不来。

要做第一等风流之人，须要在赋生之初，把这两件东西，放在

天平上弹过，然后并在一处，合为一身，方才没有缺陷之恨。

这两件之中，又要分个难易，易得的是貌，难得的是才。世间

绝标致的男人，一百个之中常有一两个。莫说富贵人家的儿

子，居移气，养移体，自然生得娇皮细肉，俊雅可观，就是童仆

厮养之辈，梨园小唱之流，尽有面似潘安，腰同沈约，令妇人女

子见之，不觉魂摇心荡者，正自不少。只是这样的男子，容易

使人动兴，也容易使人败兴。看了他的容颜举止，正要打点害

相思，及至想到他是何等之人，所作所为的是何等之事，就不

觉情兴索然，那场相思病，就值不得去害他了。

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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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下极俊雅的才人，一万个之中选不出一两个。无论才

貌两件都有十分的，使天下妇人见之，个个愿为之死。即使易

得之貌有了七分，难得之才有了三分，那些怜才好色的妇人，

也就肯截长补短，替他总算起来，一般是个两样俱全，十分并

足的才子。知书识字的佳人，爱其才而愿为之妇，就是不通文

墨的女子，也慕其名而欲得为夫。所以“才貌”二字虽然并称，

毕竟“才”字在“貌”字之前，是说有了才，方重其貌，不曾说有

了貌，可以不问其才也。

从古至今标致男子之中，极惹看的只有两个。一个叫潘

安，是晋朝人。生得姿容既好，神情亦佳。同时的美男子甚

多，比并起来要算他第一个。常挟了弹子出游，竟像张仙下

界，那些少年女子一见了他，个个都如颠如狂，不惜廉耻，竟赶

到街市之中，你扯我曳起来。所以《世说新语》上面，载他这一

段道：“潘安挟弹出洛阳道，妇人遇着，莫不连手共萦之。”萦

者，即扯曳之意也，“连手共萦”者，即你扯我曳之意也。潘安

是个立名砥行的人，被这些妖冶妇人缠扰不过，恐怕生出物议

来，竟不敢在街市上行走，有事出门只得坐了车子。车上与地

下，有高低俯仰之分，又且行走得快，使他爬不上，赶不着，就

可以平安无事了。谁想那些妇人究竟放他不过，就是爬不上，

赶不着，吵也要吵他一场，打也要打他几下。大家不约而同，

预先买了果子，放在袖中，等他车子经过，就一齐抛掷出来，做

个半爱半恨之意。爱者，爱他多才多貌；恨者，恨他寡情寡意。

所以“潘安掷果”一事，至今流传，以为风流话柄。这个才子，

虽然生得惹事，还亏他命根牢固，经得起那些顽皮妇人摆布得

起，终日在果子缝中，钻来钻去，不曾被人掷得死。

另有一个孱弱的才子，生得花一般娇，粉一般嫩，莫说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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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掷来承受不起，就把眼睛多相他几相，也要相出病来。可怜

他活不多年，竟被天下之人看杀。这个风流话柄，比掷果之事

更奇。那才子姓卫，名玠，也是晋朝人，生得神清骨秀，体不胜

衣。常坐白羊车，行于洛阳市上，使人看了，竟像是一块白璧

雕洗出来的人物一般，就替他取个美号，叫做“璧人”。与他同

时的也有许多美男子，如王澄、王济、王玄，都有绝美的姿容，

为时人所艳羡。及至见了卫玠，就把那几个相形下来。当时

的人有两句批评，道：“王家三子，不如卫家一儿。”卫玠被这两

批评，一个美号传播开去，莫说天下的妇人个个思量，人人爱

慕，不知把没形没影的相思，害杀人家多少女子，就是男子里

面，也没有一个不眷恋他。卫玠一日有事，从豫章行至下都，

路上的人，听见说卫璧人从此经过，那一个妇人不艳妆以待？

那一个男子不拭目而观？把那车子两旁，挤个没缝，只当是几

千里的官塘大路，每边筑了一堵肉墙，待他的车子从人气之中

辇将过去。及至到了下都，那下都的人无论相知不相知，有旧

没有旧，都来拜访，要借壁人一观。若回他不在寓处，他今日

去了，明日又来，直到见了才住。卫玠是个孱弱书生，那里经

得这般劳碌？不上几时，就被人看出病来，竟以弱疾而死。所

以当时的人编句巧话出来，叫做“看杀卫玠”。这段事实也出

在《世说新语》，不是做小说的人编造出来的。

这两个标致男子，都是极有才思，极有名望的文人，所以

他的姿貌，因其才而益重。从来的风流才子，毕竟要数他这两

个，不然弥子瑕、龙阳君的面孔，尽有可观，为什么“风流”二字

不归与他？提起这两个名字，反觉得可鄙而可贱者，何也？这

等说起来，“才貌”二字，果然是分开不得的，只是这两件东西，

造物再不肯兼付与人，不是使他少这件，就是使他缺那件。这

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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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是造物的刻薄处，正是造物的忠厚处。若还兼付与人，这个

人就不能够循规蹈矩，守着自家的妻子终身，定有许多风流罪

过犯将出来，不是授以善身之资，反是予以丧德之具了。从古

及今，有几个才貌兼全的人，能够完名全节的？若还有才有

貌，又能循规蹈矩，不做妨伦背礼之事，方才叫做真正风流。

风者，有关风化之意；流者，可以流传之意。原是两个正经字

眼，为什么不加在道学先生身上，常用在才人韵士身上？只因

道学先生做来的事，板腐处多，活动处少，与风流的字义不甚

相合，所以不敢加他。才人韵士做出事来，如风之行，如水之

流，一毫沾滞也没有，一毫形迹也不着，又能不伤风化，可以流

传，与这两个字眼，切而且当，所以拿来称赞他。如今世上的

人，不解字义，竟把偷香窃玉之事，做了“风流”二字的注脚，岂

不可笑。方才所说的两个古人，都是有才有貌，又能循规蹈

矩，不做妨伦背礼之事的。

如今再说个古人以后，今人以前的标致男子。虽不十分

循规蹈矩，却不曾做出妨伦背礼之事来。与“风流”二字不甚

相合，也还不甚相离，说来做个消闲的话柄。

这个标致男子，姓吕，名旭，表字哉生，是明朝弘治年间

人。祖籍原是福建，因父亲吕春阳，在扬州小东门外开个杂货

铺子，做起家业来，就不回福建，竟在扬州地方娶了妻室。从

来女色出在扬州，男色出在福建，这两件土产，是天下闻名的。

吕春阳少年时节，原是个绝标致的龙阳，娶的那位妻子，又是

个极美丽的瘦马。俗语四名道得好：

低铜铸低钱，好土烧好瓦；

要生上相骡，先拣好驴马。

往常人家只消一个标致妻子，就生得好儿好女出来，何况他这

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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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底一盖，都是绝精的印子印出来的花样，岂有不齐整的？吕

哉生未曾蓄发之时，竟像个粉团捏就的孩子，随你什么妇人，

没有他那种白法。性子又聪明，口齿又伶俐。走出去上学，那

些路上人家的妇女，无论老少，都要扯进去玩耍，心上爱他不

过。又因他年纪幼小，再不称名道姓，只以“心肝儿子”呼之，

搂在怀中，扑了又扑，叫了又叫。及至叫熟了口，搂惯了手，等

他到头发披肩，情窦将开的时节，依旧扯进去玩耍。有几个不

识廉耻的，扑他几扑，也要他回扑几扑；叫他几声，也要他回叫

几声。又以摩疼擦痒为名，竟要他浑身摸索起来，把个不曾出

幼的孩子，未及十三岁，就弄得无件不知，无般不晓。看官，你

说这等一个惹事的孩子，又遇着那许多作孽的妇人，处此地

步，比干柴烈火更甚一倍，自然要做出事来，弄坏为人的根脚，

这个正人君子，就做不成了。谁想吕哉生的命好，当此万难摆

脱之时，亏一个救命的恩人替他临崖勒马，还不至于堕落火

坑，使后来翻身不得。他这位恩人不是别个，就是一位训蒙的

先生，全亏他教诲得严，拘束得紧，所以留得这条性命，到后来

还做个好人。如今世上的父母，不知教子之法，只说蒙馆先

生，是可以将就得的，往往造次相延，不加选择，真到开笔行文

之后，用着经馆先生，方才去求签问卜，访问众人，然后开筵下

榻。不知道孩子坐师，就如病人服药，空心吃下去的，方才有

效，到用过饮食之后，就有灵丹吃下去，也与五脏六腑隔着一

层，不能够粘脾着肾了。开手从的那位先生，就是得病之初，

空心吃的一服丸散，吃得着，也是这一服；吃不着，也是这一

服。投了个方正的先生，那孩子后来自然会方正；投了个苟且

的先生，那孩子后来毕竟要苟且。不信但看写字的笔法，若还

开手把笔的先生，是个会写楷书的，教来的学生个个会写楷

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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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。就是写得不好，也到底有些端庄之意，决不至于连行带

草。若还开手把笔的先生，是个善写草字的，教来的学生，个

个会写草字，即使写不到家，也究竟带些龙蛇之体，再不能够

一点一划。即此一事，就是教方即方，教圆即圆的证据了。所

以发蒙的先生比经馆先生更有关系，不可不严加选择。吕春

阳的儿子，只因这位蒙师从得着，所以不至于失身。教他写字

读书，还不十分严厉，独有进退出入之间，管得十分严紧。放

他回去吃饭，不住的教人踪迹他，若还来迟一刻，就要盘问到

底。稍有差错之处，不是罚跪，就是记打。不打则已，一打定

要打得皮破血流，所以吕哉生往来之际，不敢十分耽搁。那些

作孽的妇人，正要留他顽耍，他想到先生，身上就不觉毛骨竦

然，洒脱袖子，就跑了去。故此保得住童子原身，不至于十分

破坏。

那位蒙师把他教到十三岁上，见他聪明日进，文理日深，

就对吕春阳道：“你这位令郎，如今大有进益，可谓青出于蓝

了。我这样先生，只好替他训蒙，不敢替他开笔，须要另寻一

位经馆替他讲书作文，后来方有出息。只是一件，你令郎的容

貌，生得太齐整了，恐有不积德的男子，不正气的妇人，要看相

他。须要独请一位西席，关在家中读书，方才保得他成器，不

然‘功名’二字或者骗得到手，‘品行’二字只怕保不到头也。”

吕春阳虽是个市井之人，也还有些志气，况且少年时节，也曾

吃过男子的苦，也曾受过妇人的亏，怎么肯把这掌上之珠，与

人去前钻后刺？就依了蒙师的话，独请一位老成先生，关在家

中，朝攻夜习，半步也不放出门。一来是他寿长；二来是他命

好，这位经馆先生，也与蒙师一样，专在行止上做工夫，把讲书

作文之事，都做了第二义。常说：“举人进士，是前世修的，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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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君子，是今世学的。今世的正人君子，就是来世的举人进

士，可见一生的行止，关了两世的功名富贵。要做举人进士

者，岂可不于此加严？”每到朔望之日，教他把《太上感应篇》朗

诵一遍，然后看书作文。说到色欲之事，就把奸淫的报应，委

曲戒谕他。总是见他五官四肢，都是些诲淫之具，他就不去惹

事，定有事来惹他，故此下药于未病之先，使他“取法乎上，仅

得乎中”之意。

吕哉生的书馆，逼近于内室之中，他的知识又多，凡家中

之人一举一动，都瞒他不过。一日有个老仆的妻子，与个少年

管家，在僻静之处解带宽衣，正要做些瞒人的勾当，被吕哉生

劈面撞着，呵叱了一顿。回到书房，余怒未靖，还有些怒发冲

冠之意。先生问他的原故，他就把僮婢相奸的话，说了一遍，

要转去告诉父亲，求他正个家法。先生问道：“那个少年管家，

想是没有妻室的么？”吕哉生道：“若是没有妻室，也还情有可

原。他自己的老婆还好似别人的，心上偏不中意，要睡别人的

老婆，所以可恨。”先生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不消你管闲事，他睡人

的妻子，自然会把妻子还人。‘我不淫人妻，人不淫我妇’，这

两句古语，是铁板铸定的。随你什么好汉，再逃这两句不过。

你若不信，再去留心伺察他，只怕你令尊的家法，没有这般处

得他痛快。”

吕哉生听了这些话，只说是寻常因果之言，那里字字不

差，人人都验？谁想过不多时，又看见一个妇人，与一个男子

在暗室之中如此如此。吕哉生看不明白，还只说是一对旧人，

因前日的阵势被人冲散，不曾上得战场，所以今日复来打仗。

吕哉生见他在云雨之时，要走去拿他，恐怕近于失体，就去唤

那老仆来，叫他自己捉奸。那个老仆也只说是自己的妻子，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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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愤恨不过，拿了一条绳索，悄悄走到卧榻之前，把这一男一

女连头连颈，捆在一处，使他叫喊不出。又央了一个管家，把

他抬到中堂，听凭家主发落。吕哉生父子叫人解开一看，谁想

那个妇人不是老仆的妻子，却是前日奸夫的老婆。那个男子，

不是前日的奸夫，是一名新进之仆，却好是个无妻无室，情有

可原之人。正在审问之时，那个少年管家听见妻子被人奸污，

赶到跟前，不消家主动手，自家揪住老婆，打个不数，又与奸夫

扭做一团，要与他拚命。吕哉生道：“你不消发极，这分明是天

理昭张，一报还你一报。我前日要处你之时，先生念两句古

语，劝我说道：‘我不淫人妻，人不淫我妇’，我还只说是套话，

谁想一字不差。你前日奸淫别人的妻子，是我亲眼见的。今

日你的妻子被人奸淫，也是我亲眼见的。刚刚合着那两句古

语，只是不该这等应验得快。可见奸淫之事，果然是做不得

的。”吕春阳见儿子的话说得中听，心上十分欢喜，倒把这一对

当做儿子的恩人。不是他一番警省，如何知道奸淫有报？就

不施鞭扑，只把说话戒谕一番，从轻发落过了。

却说吕哉生见过这番报应，就把那两句古语写来贴在门

前，以便出入之间，不时警省。见了那些无耻妇人平日引诱他

的，就像虎狼一般，头也不抬，急急的走过，惟恐惹出事来，要

把妻子还债。他自从警醒之后，不但行止分明，一事不苟，连

学业也大进起来。但凡人家子弟，长进不长进，读得书与读不

得书，全看情窦初开的那几年。若还情窦一开，终日想着色欲

之事，就要与书本为仇，巴不得撇开了他，好去寻花问柳，这个

举人进士，就有几分做不成了。若还情窦既开，看得色欲之事

也不过如此，除了妻妾之外，不想去窥伺别人，就要与书本为

缘，没有分心之处，这个举人进士，就有几分做得成了。吕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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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见过那番报应，知道别人的妻子是奸淫不得的。要做风流

才子，只好多娶几房姬妾，随我东边睡到西边，既不损于声名，

又无伤于阴骘，何等不妙？要想姬妾众多，除非中了科甲，方

才娶得像意，不然就拚了银子娶来，那些姬妾也是勉强相从，

不觉得十分遂意。见了富贵之人，未免要羡慕他这个风流才

子，依旧做得没兴。所以尽心竭力，只想读书，一毫不去外务，

他的学业岂有不进之理。十四岁出来赴考，县尊就取他第一。

扬州的人见得不是本处籍贯，就攻起冒籍来。写了知单，各处

粘贴，要等府试、院试之日，一齐攻打，不容他进场。

吕春阳只有这个儿子，怎肯把性命去换功名？就丢了扬

州不考，竟领他回到故乡，复还本籍。欲语道得好：“是个老

虎，到处吃肉。”吕哉生在扬州地方考了案首，回到福建，也不

曾考个第二。由县而府，由府而道，处处都是他领批。吕哉生

进在本处，虽然是父母之邦，怎奈声音不对，与亲友说话，定要

个通事之人，觉得十分不便，就与父亲商议，不如援例做了监

生，移到南京居住。一来声音相近，便于交游；二来监中科举，

又容易得中。吕春阳就依着儿子，替他纳了南监，连家小搬到

南京。

吕哉生入监之后，没有一次考试不在前列。未及一两年，

就做了积分的贡士。有个流寓的显官，见吕哉生气度非凡，又

考得起，就要把女儿招他。吕春阳住在异乡，正要攀结一门高

亲，好做靠壁，岂有不允之理？就把儿子送上显官之门，做了

贵人之婿。谁想这一对夫妻，正合着古语二句：

呆郎娶巧妇，美男得丑妻。

吕哉生的容貌，竟像个绝美的妇人，那位小姐的形状，反

像个极丑的男人，又麻又黑，又且痴蠢，吕哉生一见几乎气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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悔又悔不得，就又就不得，只得勉强睡了几夜，就寻个僻静书

馆，到外面去读书，只说这段姻缘是终身改正不得的了。谁想

他到底命好，不上一年，那位小姐就得暴病而死。吕哉生脱得

这个难星，惟恐离了东施，又要遇着嫫姆，再不敢轻易续弦，终

日孤眠独宿。直到父母双亡，丁艰起复之后，方才出去择配。

怎奈他自己的姿色生得太美了，那里寻得着对头？择来择去

只是不中。自己以鳏旷不过，思想良家女子是儿戏不得的，只

好到章台楚馆，嫖嫖妓妇，还不十分损伤阴骘。彼时各院之中

名妓甚多，看见吕哉生的容貌竟是仙子一般，又且才名藉甚，

那一个不爱慕他。闻得他在院中走动，有几个声价最高，不大

留客的妇人，也为他变节起来，都艳妆盛饰立在门前，候他经

过。一见了面，定要留进去盘桓一番。吕哉生眼力最高，一百

个之中，没有一两个中意，大率寡门闯得多，实事做得少。起

先是吕哉生去嫖妇女，谁想嫖到后来，竟做出一桩歹事：男子

不去嫖妇人，妇人到来嫖男人。要宿吕哉生一夜，那个妓女定

费十数两嫖钱，还有携来的东道在外。甚至有出了嫖钱，陪了

东道，吕哉生托故推辞，不肯留宿，只闯得一次寡门做了个“乘

兴而来，尽兴而返”的，也不知多少。这是什么原故？只因吕

哉生风流之名，播于遐迩，没有一处不知道。他竟把他的取

舍，定了妓妇的优劣。但是吕哉生赏鉴过的，就称他为名妓，

门前的车马，渐渐会多起来。都说吕哉生自己身上，何等温

柔，何等香腻，不是第一等妇人，怎肯容他粘皮靠肉？所以一

经品题，便为佳士。若还吕哉生不曾识面，或是见过一两次，

不去亲近他的，任你名高六院，品重一时，平昔的声价也会低

微起来。都说吕哉生不赏鉴他，毕竟有些古怪，不是风姿欠

好，就是情意未佳，不然第一等妇人，与第一等男子，怎肯当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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错过？这叫做“伯乐失顾，即成驽马”。

那妇人嫖男子的规矩，不是有心做出来的，只因吕哉生嫖

妓之时，被那些寻常妇人扯曳不过，竟不敢在院中走动。有几

个能书善画，稍通文墨的，吕哉生不忍绝他，许他常来就教。

谁想就教之端一开，这两扇大门就关闭不住。那些好名的姊

妹，那一个不来物色他？又怕吕哉生闭门不纳，损了自己的声

名，都预先央了份上，讨个荐书，替自己先容过了，然后来载酒

问奇。吕哉生却不得情面，只得勉强应承。若还走到面前，看

见是作养不得的，就只好吃几杯酒，说几句话，假托一桩事故，

送他起身。若还是作养得的，定要留宿一晚，消了那头份上。

那妇人到临行之际，都有几两参价赠他，为偿精补肾之费。虽

不叫做嫖金，其实与嫖金无异，此妇人嫖男子之名，所由来也。

吕哉生受了参价，没有别样回礼，只做一首无题之诗，或是写

在扇头，或是题在帕上，做个“投琼报李”之意。诗后不落姓

字，只用一方小小图书，是“红颜知已”四个字。他生平不喜务

名，凡作诗文都不肯落款，也不去刊刻，所以姓名不传。这是

他生性如此，不独待妓妇为然。古人有两句名言，合着他的心

事，常写来贴在面前道：

使我有身后名，不如生前一杯酒。

彼时名妓虽多，内中只有三个，是吕哉生许可之人，竟与

三房姬妾一般，许他轮流当夕。一个叫沈留云，一个叫朱艳

雪，一个叫许仙俦。这三个妓女，原不叫这三个名字，只因吕

哉生相与之初，曾做几首诗词赠他。诗词之中，有这几个新鲜

字眼，那妓女重他不过，就取来做了名字。吕哉生之见重于妇

人，大率类此。他赠沈留云的，是一首绝句。

其诗云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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叆叆霓裳澹欲飞，人间若个许相依。

襄王爱作巫山梦，留住行云不放归。

这三个之中，态度要算他第一，轻飘无着，竟像要飞去的一般，

所以这等赞他。赠朱艳雪的，是一首小令，名为《风入松》。

其词云：

十年留意访婵娟，今日始逢仙。梅花帐里偕鸳梦，间

评品，柳媚花妍。气似幽兰馥馥，神凝秋水涓涓。

醒来疑在雪中眠，莹质最堪怜。又怪人间无艳雪，多

应是玉映霞天。焉得良宵不旦，百年长卧花前。

这三个之中，肌肤要算他第一，白到极处，又从白里透出红来，

所以这等赞他。赠许仙俦的，是一支曲子，名为《黄莺儿》。

其词云：

处处惹人愁，最关情是两眸，等闲一转教人瘦。腰肢

恁柔，肌香恁稠，凡夫端的难消受。与卿谋，人间天上，若

个许仙俦。

这三个之中，眉眼风情，要算他第一，骚到极处，又能骚而不

淫，毕竟要择人而与，所以这等赞他。

这三个名姬，起先不甚相合，自与吕哉生相与之后，就同

船合命起来，竟像嫡亲姊妹一般，一毫妒心也没有，都拚了大

注财物，结识吕哉生。吕哉生的身子，被这三个大老官成年包

定了，就一个嫖客也不接，终日守着他。这三个姊妹，渐渐有

起权柄来，竟成了鼎足之势。大家立定主意，要稼吕哉生，不

管他情愿不情愿。把这三首情诗，当做铁券一般，紧紧的藏

了。若还不允，就要执此为凭，和他硬做。吕哉生心上，也要

并纳三人，只因正室未娶，不好把妓女为妻，待续弦之后，然后

收纳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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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三个姊妹，也许他先娶正妻，自己随后来做小，只怕娶

了个妒妇，回来不容吕哉生做主，负了从前之约，竟要自己替

他择配，不容吕哉生私自议婚。连聘金也不要他出，都是自己

包管到底，好使新来之人感激他，不忍与他为难。他三个身

边，都有千金积蓄，又是自己做主，没有鸨母的，所以敢作敢

为，把吕哉生拿住了做。吕哉生又怕说来的亲事未必中意，毕

竟要拣个将就的，方才下聘，怎肯娶个美貌妇人，来夺自家的

宠？故此口便应承他，依旧央了媒人，在外面访择。谁想这三

个姊妹却是一片好心，都说寻常的女子，不但配他不来，就与

自己三个也搭配不上。况且自己三个，又不是过路的媒人，走

得开的。万一新妇不中意，恨起媒人来，以后相从的事，就不

稳了，所以尽心竭力，要寻个绝世佳人为市恩之计。

有个姓乔的寡妇，只生一女，颇有才名，又会写字作画，与

这三个姊妹神交已久，只是不曾见面。这一日，三个姊妹以拜

访同社为名，去看乔小姐。见他生得奇娇异媚，又且贤慧绝

伦，就问他母亲道：“闻得令爱小姐，还不曾许人家，不知要选

个什么女婿？”乔寡妇道：“别样都可以不论，只有‘才貌’二字，

是少不得的。”这三个姊妹道：“如今现有一个才子，容貌是当

今第一。若还去了方巾，与小姐立在一处，只怕辨不出那个是

男那个是女。不知肯许他么？”乔寡妇问：“是那一家？”这三个

姊妹，就把吕哉生说去。乔寡妇一向留心择婿，男子里面略有

几分才貌的，都在他肚里，岂有闺阁之中家弦户颂的才子，反

不知道之理？就满口应承，没有一个含糊字眼。乔小姐闻之，

自然喜出望处，惟恐错了机会，竟不肯顾惜廉耻，又扯到背后

去叮嘱一番。这三个姊妹，就对乔小姐道：“他与我们三个，都

有终身之约。小姐进门之后，要留着三个座位，等我们的。”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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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姐也满口应承，不作一毫难色。这三个姊妹见女家允了，不

怕男家不允，就便宜行事起来，竟把下聘的事宜与过门的日

子，都与乔寡妇当面订过，然后去知会吕哉生。吕哉生一来不

肯见信，二来自己也相中一个，正要选期纳采，那里肯依允他。

只说：“婚姻大事，不是草草得的，且待我从容占卜。”这三个姊

妹，到背后去商议道：“若还要他自出聘礼，就不好瞒他做事。

如今聘礼是我们出，要他做个现成新郎，不是什么歹事，竟替

他做成了，到娶亲之日，捉他上场，不怕他走上天去。若还新

人不好，还怕他到临期埋怨。有这等一个绝世佳人，不知不

觉，抬到面前，却像天上掉下来的一般，也不是什么苦事，料想

不肯推他出门。”大家商议定了，竟把吕哉生的名字写了婚启，

备下礼物，齐齐整整的送聘过门。

吕哉生只当在睡梦之中，那里知道？一心去做那一头。

那头亲事，不是男子相中妇人，是妇人看上男子，生个巧计出

来，诱他成事的。那女子姓曹，名婉淑。住在国子监前，是个

少年寡妇，年纪虽过二八，却有绝世的姿容，又且长于笔墨。

吕哉生入监攻书，时常在他门首经过。曹婉淑之居孀，原像卓

文君之守节，不曾想起节妇牌坊的。看见这个美貌相如走来

走去，那点琴心不消人去挑得，自然会动掸起来，思想：“这样

男子，怎么好不嫁他？”就着人访问姓名，还只说是有了妻室的

人，只要做得他的阿娇，就住他第二间金屋，也是甘心的。不

想又是久旷之夫，与自家这个怨女，正好凑成一对，就去央人

说亲。那个说亲的媒婆是知道吕哉生的，就把三个妓女占定

了他，要剑资择配，不容吕哉生做主的话，说了一遍。谁想曹

婉淑这头亲事还不曾起影，就预先吃起醋来，把眉头蹙了几

蹙，想出一个主意。对媒婆道：“既然如此，这头亲事，不是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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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去说得的了，须有在别处侯他。就是遇见之时，也不要把这

头亲事突然说起，须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，然后说到我身上，他

方才肯做。一有应承之意，就领他来相亲，无论成不成，都有

媒钱谢你。

媒婆答应了去，果然依计而行，立在太学门前，见吕哉生

走过，问他跟随的人道：“这位郎君，莫非就是吕相公么？”跟随

的人道：“正是，你问他怎的？”媒婆道：“前日院子里三位姑娘，

央我寻一头亲事，说是娶与吕相公的。如今有了一头，正打点

去说，故此要认一认，日后好来领赏。”吕哉生听见，就回转头

来，对他道：“只怕所说的亲事，未必中意。”媒婆道：“他出的题

目，是极容易的，有什么不中意。”吕哉生道：“他出什么题目与

你？”媒婆道：“他说只要二三分姿色的，若还十分标致，就不要

了。这样女子怕寻不出。”吕哉生听了这一句，正合着自己的

疑心，就变起色来道：“原来如此，这等你不要理他，若有十分

姿色的，你便来讲。就是九分九厘，我也不做，不要枉费了精

神。”媒婆道：“相公若要好的，莫说十分，就是二十分的也有。

只是那三位姑娘立定了主意，只怕你拗他不过。”吕哉生道：

“他又不是我的亲人，那里由得与他做主。”媒婆道：“既然如

此，眼前就有一个，何不去相一相？”吕哉生道：“住在那里？”媒

婆指了曹家道：“就在这里面。”吕哉生往常走过，看见这份人

家有个绝色的女子，只说是有丈夫的，所以不想去做，如今听

了这一句，就不觉高兴起来，盘问他的来历。媒婆把少年丧

夫，将要改醮的说，说了一遍。吕哉生欢喜不了，就叫媒婆进

去知会，自己随后去相亲，只见曹婉淑淡妆素服，风致嫣然，没

有一毫脂香粉气。媒婆要替她卖弄温柔，不但浑身肌体凭他

相验，连那三寸金莲，也替他高高擎起，并那一捻腰肢，都把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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